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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的花鳥畫 

Chen Chun’s Flower Painting 
 

陳德馨 中華技術學院共同科  副教授 

陳瑞玲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 講師 

                          摘  要 

    陳淳(1483-1544)是明代中期吳派畫家中的一員，早年與文徵明學習藝術文

化，習得精謹的繪畫風格，但其強勁的筆法已經自成一格。 

    陳淳選擇以一名職業畫家的角色生存，在諸多繪畫類別中，他特別擅長花卉

畫。他的花卉畫超越文徵明稍嫌拘謹的畫風，轉以快速直接強勁的筆墨取勝，也

成為文徵明為主的藝術文化圈中，最先選擇以書畫藝術謀生的成員。 

  陳淳的選擇，在當時的吳地畫家中，並非那麼容易被認同。他本人更刻意選

擇，遠離過去的社群，以宛如六朝人士的散逸作風，化解內心的不安。衡諸文徵

明諸弟子中，陳淳的畫藝，可說是最具創意者，但是其所選擇面對生活困境的態

度，使他終究獨立於其他同屬科場失意的吳地文人圈之外，而成為蘇州隱逸文化

中的另一代表。 

 

關鍵詞: 陳淳，花卉畫，隱逸文化，市場，觀眾 

 
Abstract 

Chen Chun was a member of Wu school in the mid-Ming Dynasty.  In his early 
years, he studied painting with Wen Zheng Ming and learned exquisite style from him, 
but he also developed his own powerful brushstroke.  

Chen Chun chose to be a professional painter.  His flower painting surpassed 
Wen Zheng Ming’s relatively reserved style and showed rapid, direct and powerful 
brushstrokes, which seemed to catch more liveliness of nature and therefore formed a 
very flesh style. Chen Chun became the first one to work as professional painter in the 
Wen Zheng Ming circle. 

Chen Chun’s choice was not easily accepted by local painters.  He deliberately 
stayed away from the art circle he used to belong and led a retired life style of the Six 
Dynasty to ease his inner discomfort. Chen Chun’s art was the most creative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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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Zheng Ming’s pupils, but his attitude toward his predicament singled him out of 
the literati circle of Wu for an independent figure of the culture of retirement. 

 

壹、前言 

    陳淳(1483-1544)是明代中期著名的花鳥畫家，他的繪畫類門雖然也涉及山水

與人物，但是他最成功的藝術表現還是在花卉畫作上。他可以說是明代花卉畫，

發展脈絡中重要的人物，自宋代以來的寫意花鳥畫，經過吳派畫家沈周、陳淳的

創意之後，才有了日後徐渭等人更加誇張、解放的變化。陳淳的畫作留存至今，

其數量仍相當大，除了國內外幾個著名博物館有所收藏外，拍賣場的圖錄也廣泛

的刊載其作品，所以陳淳的繪畫面目，可以說是比較清楚的呈露在現代觀眾的眼

前。至於陳淳的生平事蹟，則透過其後代子孫陳仁錫所收集的《陳白陽集》（萬曆

四十三年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1而為後世所知。 

    關於陳淳的研究，已有多位學者奠定良好的基礎，明人對於陳淳，畫風轉變

雖然不大，但是較之謹守文徵明畫風的其他及門弟子來說，仍然脈絡清楚的自具

面目，給予師徒性格不合的解說2。畫風與人格的結合，透過這種解釋，獲得日後

藝術史學界的普遍認同，陳淳的畫風轉變，與其深埋在內理，近乎六朝風範的人

格特質有關，而這種性格與文徵明嚴謹自律的生活態度相格，因而解釋了兩者畫

風的不同3。 

    我們對於陳淳的理解，的確很難突破前人的研究4。本論文並非推翻前人的研

究，而是嘗試從陳淳所留下來的花鳥畫及文獻中，尋找新的突破口，希望自陳淳

的作品中，可以重新發現他的特質與意義。
5
。 

    陳淳的繪畫藝術，確實可以自其細微的筆墨變化中，看出其邁越前人，特別

是師輩：文徵明的特殊表現。然而這個轉變，已經為現有的研究者確認，是他以

更為快速、直接的筆法來呈現舊有的畫題，讓他所描繪的花卉畫，更具有市場賣

相，更能獲致買家的青睞。筆者以為現有研究的困境，在於陳淳的生平資料雖然

                                                 
1 陳淳，《陳白陽集》（萬曆 43年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台南縣：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
這本詩集，在陳淳的書畫大量面世的今天，仍然是最豐富完整的文獻資料集。 
2 孫鑛，《書畫跋跋》（台北漢華影印中央圖書館藏本，1971），卷三，頁 12。 
3 有關這個看法的現代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陳葆真，《陳淳研究》（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
一書，她的研究目前仍是陳淳研究的高峰，。 
4 蕭平的《陳淳》（長春市：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將更豐富的圖像及文獻收集在一書冊中，但
他的研究並未突破明人與陳葆真的理解，是將豐富的文獻、圖像資料填入，使得既有的看法，獲致

更堅實穩固的確定。 
5 這個困難度相當高，最近的研究可以參考張華芝的《陳淳》（台北市：錦繡出版社，1995）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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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清楚，但是卻沒有提供更近一步的訊息，幾乎都是表面而平實，無法看出在

此之外更多的訊息。現有資料幾乎告訴我們，陳淳只是一位官場失意，又家道中

落，被迫以賣畫為生的畫家罷了。他現存的畫作除了畫面的美觀外，並不打算提

供更多的內心世界給外人知曉。 

    我們將嘗試將陳淳設定在落拓畫家藉由畫藝走向繪畫市場，檢視陳淳如何建

立自己的畫風，並透過這個畫風重新詮釋舊有的繪畫題材，將自己的落拓身世，

與畫藝相結合，成功的成為當時吳門畫家中最受歡迎的花卉畫家。 

    

貳、陳淳花卉畫的轉變與特色 

    目前存留最早的陳淳的花卉畫，可能便是1514年所畫的扇面《湖石花卉扇面》

（圖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繪作這幅作品時，陳淳的年紀是31歲。畫的內容是

文人擅長的太湖石與花卉，雖然母題簡單，但是卻有複雜的空間表現。太湖石有

著複雜的扭轉與層次變化，其立體的空間感被相當的強調，這種處理太湖石的概

念，顯然是來自文徵明的影響。我們從1541年文徵明所畫的《洛浦仙影冊頁6》（圖

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左前方的湖石畫法便可以看出，他特意強調石頭的立體感。

這樣的表現可能是來自元人趙孟頫的用筆概念，他不但掌握住書法用筆的概念，

同時也保留元人對立體空間的作法。陳淳這件畫作，顯然忠實的依循著吳派畫家，

承襲自元代文人畫家的概念而作，陳淳太湖石的造型或許扭曲的過分，顯得過於

做作，但是其精緊的筆法，確實是來自文徵明的影響。只不過，我們似乎應該更

注意陳淳花卉的著色。這幾束花卉或許相當細碎，但是在那鮮豔的硃砂點畫下，

卻讓畫面顯得精神奕奕。 

    這樣的興趣在他中年，開始繪畫風格的改變時，有了相當大的助益。陳淳中

年畫風的變化，可以以1528年他45歲時題寫的《合歡葵
7》（圖3，北京故宮博物

院藏）看出來。這件畫作是為友人袁尚之所畫，從陳淳的題字看來，他創作這件

畫作的時間或許更早。陳淳的這件畫作雖然還保持著花朵莖脈的細描，但是精謹

的雙勾已經逐漸放鬆，特別是在葉片的塗寫上，顯得更為自由奔放。直接而快速

的掌握住花卉的生意，使得這朵神秘的「合歡葵」有著令人歡悅的外貌。陳淳墓

誌銘的作者張寰說，陳淳的這番變化是：「益事詩酒為樂，興酣則作大草數紙，或

雲山花鳥，⋯自視亦以為入神也。8」直接將畫風轉變的原因，轉向陳淳性格的特

                                                 
6 圖版請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冊22，頁280。 
7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25。 
8 張寰，＜白陽先生幕誌銘＞，收於《陳白陽集》，附錄誌銘，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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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使然。陳淳畫風轉變的原因，與其說是性格使然，不若說是畫風選擇的結果。

陳淳在1544年所作的《花卉圖卷》（上海博物館藏）中說： 

寫生能與造化侔，始為有得。此意惟石田先生見之，惜余生後，不得親侍

筆研，每興企慕，恨不得彷彿萬一。9 

可以看出，陳淳跳過文徵明這種專意於古代筆墨操練的興趣，而是投向與他一般

專意於花卉生態的前輩畫家沈周。沈周對陳淳的影響，可以從沈周所畫的《臥遊

圖冊10》中＜蜀葵＞（圖 4，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與陳淳的《合歡葵》創作技法相

較看出，陳淳所選用的創作概念，顯然便是來自沈周的啟發。陳淳在日後許多場

合，都不斷的訴說他對沈周創作技法的仰慕，因為這樣的創作概念，與他對花卉

畫作的訴求相同，都是想藉由筆墨技法，抓住大自然動植物的蠢蠢生意。 

    沈周的創作概念，是來自南宋禪宗畫家牧谿的水墨花卉而來。源自於這類強

調水墨淋漓，以單色寫物的傳統，在沈周受到陳白沙新理學的思惟影響下11，成為

他創作大量以週邊動植物為對象，不厭其煩描摹的作品。沈周所畫的《墨菜圖12》

（圖5，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便是在牧谿墨花概念下所畫成的作品。在單純的水墨

下，藉著墨色與水份的變化，墨菜清逸的生意，竟煥然如新。而他在1506年所畫

的《牡丹圖13》（圖6，南京博物館藏）更是他藉由牧谿的概念，以及觀察自然界的

花卉生態，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這件畫作收歛過於誇張的水份變化，更注重實物

的造型與自然樣態。沈周對物寫生的成果，宛如打開一面新的視野，讓明代中期

的花卉畫，有了不同以往的創新。陳淳日後大量的水墨花卉創作，應該也可以以

沈周影響的這個角度來審視。事實上，陳淳在1543年，晚年所創作的《花觚牡丹

圖軸
14》（圖7，廣州市美術館藏）便有感而發的說道： 

余自幼好寫生，往往求為設色之致，但恨不得古人三眛，徒煩筆研，殊索

興趣。近年來老態日增，不復能事少年馳騁，每閒邊輒作此藝，然以草草

水墨。昔石田先生常云：觀者當求我於丹青之外。誠爾。余之庶幾，若以

法律度我，我得罪於社中多矣。余迂妄，蓋素慕石翁者，故敢稱其語以自

解，不敢求社中是我小視石田也。 

                                                 
9 轉引自＜墨中飛將軍，花卉豪一世＞，收於《陳淳精品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頁4。 
10 圖版請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中國繪畫全集》，冊13，圖163。 
11 王正華，《沈周「夜坐圖」研究》（台北市：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藝術史組碩士論文，1989）。 
12 圖版請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前引書，冊 11，圖157。 
13 圖版請參見沈周，《沈周書畫集》（北京市：中國民族攝影藝術，2003），卷上，圖92。 
14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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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在這段創作回憶中，反省到他對於墨花的創作歷程，從嘗試以精謹描形，淡

雅設色抓住自然生態，卻無法獲致時，迴向沈周創作概念的啟發，以墨色花卉來

掌握自然生意。 

    陳淳自我風格建立，大概是在 50 至 60 歲之間，實際上現在留存的大部份畫

作，也都是這段成熟期的作品。他對墨花的繪製更加純熟，最重要的是自家的面

目已經出現。陳淳畫於 1540 年的《春花圖卷15》（圖 8，首都博物館藏）是其晚期

代表性的畫作之一。畫卷中的 8 種植物都是陳淳過去經常描繪的主題，而且它們

的造型與樣式，也沒有明顯的變化。基本上都維持著先向一個方向偏移，然後再

朝著相反方向轉折的作法，當然都是朝著上仰的方向展開。因為植物的種類不同，

花朵與葉子的造型也會有所差距，只不過這些花朵與葉子，無論大小，都盡量不

相互重疊，朝著畫布的空白處展放。或許我們可以在部份植物，像牡丹及木蘭上

看見濃淡不均的墨色變化，但是這些分別並不重要，因為這與沈周藉不同墨色，

區分花葉正反面的概念並不相同，而是透過沾墨與水分的多寡所製造的效果。陳

淳點畫的技法，基本上還是很直接，也很單純。他像是點放自底部向上噴放的火

山般，一團一團的朝天飛散。我們不認為這樣的動作，對濶葉片、大花朵與窄葉

片、小花朵有什麼不同。這些幾乎不相干擾的母題，如同壁紙般撐開了畫面，也

以其速度感讓畫中植物，充滿難以想像的生氣。陳淳在畫卷的拖尾，題識出創作

的緣起，告訴我們這些花卉，都是在一次山中行旅後的即興創作，而且這些創作

的時間有限，因此畫卷所表現出來的速度與直接感，似乎便可以理解。但這顯然

不是陳淳以此方式表現的唯一作品，這種表現方式幾乎普遍見於他此時創作的墨

花圖卷中。 

    我們或許可以他作於過世那年，也就是 1544 年的《花卉詩翰圖卷
16
》（圖 9，

無錫市博物館藏）為例，看出這件設色畫卷，縱使必須選用更多顏色，及增加繪

畫步驟，但是從陳淳的表現形式來看，這件設色花卉畫作，其實與墨色畫卷沒有

多大差別。陳淳在表現這些花卉的枝幹部份，或許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審視，因為

他以近乎短直線，接續成完整的折枝花束，在這裡也表現得相當明顯。這些短而

直的線段，給人以撐起花束的支架，同時也以放射性的指標般，向外拉開花朵與

葉片的布排。這11種花卉，以陳淳典型的展示方式呈現，我們不能不說，陳淳的

花卉造型成功的突破傳統花鳥畫模式，以非常直接卻又不加修飾的樣式出現，所

以特別容易給觀者以自然寫生的錯覺。陳淳這件畫作可能是刻意選擇下的結果，

自春至冬，四季花卉盡可能的呈現，製造出四時接續的時間感。卷末文徵明題跋

                                                 
15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80。 
16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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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道復游余門，遂擅出藍之譽，觀其所作四時雜花，種種皆有生意，所□略

□點□，而意態自足，誠可愛也。 

確實，陳淳在花卉畫的表現上，可能原是學習自文徵明精謹的畫風，但是自沈周

處取法南宋牧谿的創作概念後，陳淳的畫風乃獲得全面的解放。雖然他與沈周一

樣，選擇單純簡易的構圖，表現出與宋代古典的花鳥畫構圖不同，而有強烈的寫

生意味。但是他以快速直接的筆墨所製造出來的生意，卻是有別於沈周的個人特

色，這個特色使其花卉畫成為承繼沈周以來，最具代表性的創意。文徵明在畫卷

拖尾對他讚許，實際上是當時也是日後，畫史對他畫藝轉變及畫風特色的根本論

定。 

參、陳淳花卉畫的大幅構圖 

    如果這種表現方式可以是陳淳繪畫的特色，那麼在冊頁上如此具有特色的表

現形式，是否可以在扇面及大型設色的畫面上，看出相同的效果呢？換句話說，

他是如何將自己的折枝花卉表現技法，向更加廣遠的角度發揮伸展呢？陳淳的花

卉畫原來都是折枝花，向來以小幅畫作比較適合，事實上現存的畫作，也有相當

一部分是這類小型的扇面與冊頁。但是留存下來的畫作中，更有許多是大型畫卷

與掛軸，這些寬大尺幅作品的完成，顯然需要更多的考量，而這些考量，卻不能

讓其自折枝花畫所得到的成果喪失，所以我們可以從他所畫的大型畫作，看出他

的考慮與作法。 

    雖然我們上一節將目光注視在其花卉的技法轉變上，而且特別強調其不太修

飾構圖，以說明他的畫作之所以被時人稱為「寫生」之原因。但是當我們需要討

論到陳淳的構圖設計，特別是其將小型圖畫擴大到大型的圖軸或圖卷時，便必須

重新檢視我們在討論小型圖繪時，所刻意忽略的「構圖」部分。我們可以以《花

卉圖
17》（圖10，遼寧省博物館藏）為例，這幅圖高118公分，寬64公分，是一幅

大型立軸。因為花卉特徵不明顯，難以判讀是何種花卉。畫中最具視覺效果的，

應該是畫幅前面「太湖石」，這顆碩大造型奇特的湖石，宛如屏風般的遮擋在花卉

的前方，以致於石後花卉不需完整的畫出整株植物，只需依照他畫冊頁折枝花的

方式，沿著太湖石的邊緣布排即可。當然，太湖石的功用不只是在畫面正中，遮

擋住花卉的根部，以自身托高這些花卉而已，它也可以讓較低矮的花卉，宛如美

人般，自後掩映而出，增加其嬌媚模樣。 

                                                 
17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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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淳相較於其他吳地畫家，擅長更多花卉畫的表現，所以這類多種花卉雜集

的大幅作品已所見甚夥。對於這樣的畫作，陳淳並沒有在構圖上多做更動，但在

效果上卻更為熱鬧。我們以《設色花卉圖18》（圖1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為例，

可以看出這幅畫作仍然選用太湖石作為構圖的要角。只不過造型多樣的花朵、變

化多樣的葉子及強烈的顏色差異，在在都使得這幅設色花卉，顯得比較豐富而熱

鬧。 

    在這麼多花卉中，陳淳最常處理的是「牡丹花」。陳淳表現這種花卉的技法，

使依循自牧谿以來的表現傳統，經過沈周開發後的花卉畫法。雖然牡丹不是他最

喜歡的植物，描繪過程也較其他花卉需要更多步驟，但是卻是最能呈現他想藉花

訴愁的初衷，所以在現存的作品中，牡丹畫是其中一大類目。陳淳的牡丹畫似乎

也透露出他能以多種方式，處理同一種花卉的能力。陳淳的《湖石牡丹圖19》（圖

12，廣東省博物館藏）是以他最擅長的構圖來呈現，自湖石背後探出來的牡丹，

是以線條勾描的技法來呈現，其膨脹豐大的花朵，雖然沒有宋代院畫家宋迪的雙

鉤牡丹般精緻，但是卻自有其難得一見的生氣勃勃。陳淳在畫幅的右上角題上一

詩： 

東風飄飄不絕吹，遊蜂舞蝶相追隨。名花嫣然媚清晝，深紅淺白紛差池。高堂列

筵散羅綺，珠簾掩映春無比。歌聲灌耳酒如澠，醉向花前睡花裡。人生行樂當及

時，光陰有限無淹期。花開花謝尋常事，寧使花神笑儂醉20？ 

這是陳淳最喜歡為牡丹題寫的詩句。詩句中所透露出來的，對時光消逝的感嘆，

呼籲人生行樂當及時，莫使金樽空對月的態度，宛如他對自我一生際遇的惋惜。

在他所畫的《洛陽春色書畫卷
21》（圖13，南京博物院藏）中，陳淳以另外一種技

法來表現牡丹花，除了他以長卷的方式來呈現之外，便是以牧谿、沈周以來的沒

骨畫法來表現設色牡丹，重要的是陳淳快速直接的用筆，在這件畫作中清楚呈露，

花卉的造型、筆墨的韻律感，使得這幅長卷牡丹花卉畫，既美麗又富生氣。他依

舊在畫幅的拖尾題寫上長詩一首，內容如上，牡丹的意象對他來說，正如他在詩

中的寓意，是人生美好時光的象徵。或許我們可以用陳淳生命中最後一年所畫的

牡丹，來看他這些畫作的運作。這件《牡丹圖軸22》（圖1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一幅立軸，高122公分，寬33公分，其尺寸適合一般家屋內室懸掛。陳淳將其

                                                 
18 圖版請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冊7，頁231。 
19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19。 
20 陳淳，＜題牡丹＞，《陳白陽集》，七言古，頁 2。 
21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9。 
22 圖版請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冊7，頁227 



陳淳的花鳥畫 

 412

自小幅扇面及冊頁中的折枝技法，轉移至此大幅的畫面中，並沒有因此而顯得不

當，其生氣勃勃的力量，仍然非常強烈。陳淳沒有依循宋代以來，由院畫家所建

立的古典構圖，也沒有採用傳統職業畫家，所會用來顯示枝葉翻轉的細膩表現。

在這幅畫作中，折枝牡丹從畫幅下端扶搖而上，花葉直接點畫，依著枝幹的分岔，

向上向外布展開來，花朵與葉片，彼此讓開，有如大張的手掌，五指分明。雖然

如此，但是花朵本身仍然是被陳淳比較細膩的處理，因此我們可以說，陳淳的牡

丹花，顯露出他自己獨特的美，這樣的美感是配合著他的性格而出現的。雖然沒

有他所仰慕的沈周所有的率直，自然而不修飾，宛如以閒適的心境，單純的來描

繪他眼睛所見到的生物。但是相較之下，陳淳的折枝花便斧鑿處處，但是每個人

都有其獨特的心境與性格，所以陳淳的這些花卉畫作，所表現出來的正是他不同

於吳門其他畫家的獨特心態，而這也是他日後用來在花卉市場上馳騁的重要關鍵。 

肆、陳淳花卉畫的觀眾與市場 

    陳淳所創作的折枝花畫，數量較之過去的花卉畫家，都要來得巨大，這種現

象，除了說明他的作品有相當多的觀眾外，便是這些折枝花畫，在吳地有相當好

的市場。緣於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追索出陳淳折枝花畫，在市面上交易的狀況。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陳淳生前，他的折枝花畫，便有相當多的贗品在市場上出

現23。我們如果將沒有題贈對象的折枝花畫去除，從陳淳現存的作品以及畫目記載

來看，則他創作折枝花畫的目的，絕大部分都是贈送友人。換句話說，他的畫作

並非只是愛好者在市場上單純的交易而已，而是被他本人積極的運用在人際關係

上。 

一、水仙花： 

    我們可以以現存的幾類陳淳的折枝花畫，來看他是如何的運用這些畫作。陳

淳所畫的《梅花水仙圖
24》（圖15，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文人畫中相當常見的主題。

事實上，它們也經常是表現四季花卉時，用以象徵冬冷時節，常見的兩種植物。

我們以沈周所畫的《水墨花果圖卷25》（圖16，上海博物館藏）中最末段的梅花水

仙為例，可以看出它們雖然具體而微的呈現其特徵26，但是陳淳的這件畫作，卻因

他快速放逸的筆墨，而顯得生氣勃勃。特別是這兩株植物，都邁越過往的格套，

呈現出獨特的造型。陳淳在畫上題詩： 

                                                 
23 至於書法的部份，仿冒摹寫的狀況也相當多，有關這個部份請參考王乃棟，《陳淳書法真偽圖鑑》
（北京市：文物出版社，2000）一書。 
24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96。 
25 圖版請參見沈周，《沈周書畫集》，冊下，圖128。 
26 沈周的這件畫卷，真偽尚待鑑定，或恐為後人模寫而成。圖版可見《沈周書畫集》，圖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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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冰雪裡，卻有麝蘭香？ 

這兩句詩文，只是沿用過去梅花水仙的典故，同時也沒有其他資料，顯示這幅畫

作贈與的對象，以及創作的原由，所以我們對這幅畫作更深一層的理解，仍付之

闕如。陳淳創作的水仙畫作，較之以往的花卉畫傳統，開創出新的局面。自南宋

趙孟堅、錢選所形塑的，雙勾精繪的水仙造型，在明代吳門畫家沈周、文徵明的

創新下，有所更新。然而陳淳快捷筆觸的勾描，不求美感的造型，乃至與其他花

卉相互襯托的構圖，在在都突破前人的窠臼，使得水仙花的表現更為突出，確實

是其一大成就。陳淳在＜夢水仙＞一詩的序言中說道： 

十月廿四，夜分明，夢見一人，美容姿，飄飄仙裾，坐余書東舍，一人同

坐。余至，則起禮，於四拜，初拜無語，次三四拜，且語且拜云：余別你

門，穿江蹈海，有嗚咽之狀，同坐者坐自若也。既醒，繹其詞旨，得非水

仙耶?豈余自幼愛畫此花，乃致然耶？因筆之以紀異27。 

這段宛如紀夢般的故事，其真假難以判定，不過陳淳會寫下這個故事，多少也是

因為他在水仙花的繪畫表現上，特別有心得，所以才會藉由這個故事，來自豪於

自己在這個花卉畫作上的努力與成就。 

二、菊花： 

現存上海博物館的《竹石菊花圖28》（圖17，上海博物館藏）是陳淳現存諸多

畫作中，最具文人傳統的畫作之一。這件畫作的主要母題，只是有菊花、竹枝及

太湖石三種，但是卻建構出最具文人畫的特色出來。根據既有的研究，陳淳繪畫

的根基是學習自文徵明，所以這件作品也可以說是，陳淳薰陶自沈周、文徵明等

文人繪畫傳統下的成績。陳淳將太湖石安排於畫面前方，將菊花及竹枝置放在石

後，並將這些植物從太湖石邊緣處放射而出。陳淳雖然取法自文徵明，但是這件

畫作卻散放出更強烈、奔放的筆墨效果。我們將這幅畫作，與文徵明所畫的《蘭

竹圖
29》（圖18，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比較，便可以發現文徵明規矩處處，嚴守傳

統的筆墨趣味，在陳淳的作品中被沖淡甚多。自由奔放的墨色變化，以及快速且

略嫌脫逸的筆觸，給人以一種自由放任的快感。陳淳在畫面上題寫詩句一首： 

秝田欣有秋，白酒釀應熟；西風解人意，吹綻籬根菊。 

奔放的草書，宛如是在情緒激動或是歡暢的狀況所書。陳淳這首詩並沒有表示更

                                                 
27 陳淳，＜夢水仙＞，七言絕，頁 20。 
28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88。 
29 圖版請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書畫圖錄》，冊7，頁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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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人的感情，只是循著菊花的典故述懷。倒是畫上無錫畫家王問（1497-1576）

的題詩，為陳淳這幅畫，增加更多歷史的典故： 

年年碧山前，處處見新菊；何為彈冠人，折腰五斗粟。 

不管是為了呈現個人心境的寫照，或是社交場合上的無病呻吟，陶淵明不為五斗

米折腰，彈冠而去的典故，已經是最常被文人運用為，這類秋菊圖常見的題詩了。

我們不知道陳淳的這幅畫作，是否便是畫與王問？王問的題詩是否是與陳淳的唱

和？只是陳淳本人似乎經常，藉由描繪菊花圖，贈與友人以作誌念。在＜訪張山

人席上寫菊枝為贈＞一詩中： 

邂逅逢高士，慇情謝故知；昔年同賞地，今日再來時，閣酒覓奇句，和霜

折菊枝，忍教容易別，吾道惜睽離30。 

在這首詩中，陳淳比較翔實的紀錄，與張山人邂逅的心境。或許是心意相投，所

以離別時，特別感傷，遂有「寫菊枝以贈」的雅事。作為臨別贈禮，這類秋菊圖

似乎在藝術表現外，還多增一份畫上所沒有傳達出來的情誼。而這份情誼又以感

傷時光飛逝，堅貞自期為主。我們以陳淳所寫的另一首詩，＜寫松菊寄魏高墟＞： 

西風何獵獵，江水不可涉，獨坐茅簷下；有懷殊未愜，美人隔江滸，迢遲

不得語，何如松與菊，歲寒自相許，世態紛如霰，流光疾如電，何不念昔

人?秉燭尋歡讌31。 

也可以看出，陳淳與魏高墟的情誼，透過他所畫的花卉畫而表現得更為深刻。 

三、萱花： 

現在收存於南京博物館的《松石萱花圖
32》（圖.19，南京博物館藏），高97公分，

橫53.4公分，雖然尺幅不大，但卻是當時常見的立軸大小，特別適合張掛在廳室

之中。畫中描繪的內容是以太湖石、立松、靈芝及萱草等幾種母題，所集粹而成

的畫面。陳淳依序將這些母題前後布列，並沒有過多的設計，所以畫面顯得有點

簡單。雖然畫面構圖比較簡易，但是並不會給人以呆滯的感覺，那是因為陳淳靈

動的筆墨使然。所謂的筆墨效果，是透過描繪這些母題的線條及墨彩所製造出來

的。陳淳運用不同的速度，及粗細變化的線條，製造出動人的生意來。畫中陳淳

題有五言絕句： 

高松道敷陰，宜男亦多花；光華發草木，知是地仙家33。 

                                                 
30 陳淳，＜訪張山人席上寫菊枝為贈＞，五言律，頁 12。 
31 陳淳，＜寫松菊寄魏高墟＞，五言古，頁 5。 
32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2。 
33 陳淳，＜松石萱花圖＞，圖版請見陳淳，《陳淳精品畫集》（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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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署名為誰而作，只是根據畫中的母題，題詩一首。所以這件作品，或許是

他比較市場取向的畫作，而不是針對特定的人士而畫。 

    只不過，陳淳的這幅畫作，與過往的萱草圖繪傳統，是有其特殊的創意處。

在中國花卉傳統中，向來被看作是代表慈母的萱草（又稱「宜男草」），在表現的

慣例中，經常是以單獨的，主要的角色出現。我們以1470年，憲宗時代的宮廷畫

家鍾學，為同僚王宗吉的母親周安人所畫的《壽萱圖》34（圖20，廣東省博物館藏）

為例，便可以看出傳統的這類萱草圖，是藉由它有如蘭花般的細莖引出畫面，再

飾以萱草獨特的花朵，讓萱草的特徵清楚的映入觀眾眼中，其昂揚盛開的花苞，

特別能令觀眾感受到初春三月的慈暉。其中萱草與母愛的緊密關係，特別可以從

畫上胡榮的題詩看出35。相較之下，陳淳畫面上所添加的母題，便顯得相當繁多。

特別是他在畫幅正中所添加的長松，更是這類畫作中比較少見的組合。萱草與松

樹的組合，應該是單靠萱草誌念母壽之外，另外成形的一種圖式36，目的是用來做

更廣泛的用途。而陳淳之所以會採取這種表現的理由，可以從他留下的其他詩作

看出。在其所寫的＜壽萱圖＞一詩，便有以下題記：「作松枝，以見不忘父意。」，

而詩文的內容如下： 

萱花開處北堂深，報答難將寸草心；記得長松停蓋日，至今猶自有餘蔭37。 

從詩文的題記及內容來看，陳淳將長松，這個母題放置入萱草的繪畫傳統中，是

為了在專門用來誌念母壽的傳統中，添加新的使用脈絡，也就是可以擴大其使用

的範圍，到誌念父愛或為父親祝壽38。陳淳的這類創新畫作，單就以現存的畫目來

看，數量並不多。我們從《陳白陽集》所收集的資料中，可以看見為人畫「萱草

圖」，一直是陳淳折枝花畫的大宗，有＜畫萱花＞
39、＜懷萱扇上＞40、＜萱石圖＞

41、＜椿萱圖＞42及為友人顧子才作的＜思椿＞43。有長松為伴的萱草圖，數量確實

                                                                                                                                               
圖版 2。 
34 這幅畫的圖版可見於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杭州市：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0）冊 11，圖版 57。 
35 相關的例證，亦可以在浙派畫家李在，《萱花圖》中看見。這件圖版，刊於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
員會，《中國美術全集‧明代繪畫上》（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圖版 24。 
36 可參見朱瞻基，《蓮蒲松蔭圖卷》，見《中國美術全集‧明代繪畫上》，圖版 76。 
37 陳淳，＜壽萱圖＞，七言絕，頁 12。 
38 萱草與椿樹的組合，可見安徽省博物館藏，沈周，《椿萱圖》，見《沈周書畫集》（天津市：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圖版 292。 
39 陳淳，＜畫萱花＞，五言絕，頁 21。 
40 陳淳，＜懷萱扇上＞，七言絕，頁 6。 
41 陳淳，＜萱石圖＞，七言絕，頁 22。 
42 陳淳，＜椿萱圖＞，七言絕，頁 28。 
43 陳淳，＜思椿＞，五言古，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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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顯然是他在這類畫目中獨特的表現。陳淳的這類畫作，並沒有清楚的題記，

所以根據現有的資料，實在難以確知是如何運用。以現存的資料判斷，陳淳繪作

這類圖畫的理由，除了個人因為思念父母，而作畫自遣外，若是刻意將之運用在

人際網絡中的話，則它的適用範圍顯然較為廣闊，而且更受市場歡迎才是。 

四、葵花： 

    陳淳所畫的諸多花卉中，葵花是他精心描繪的植物之一。這種植物很早便出

現在中國畫家的筆下，其造型及特殊的向陽性也被注意，所以題詩時經常會將它

的這個屬性，隱喻為對君王的忠心。1928年他45歲時所畫的《合歡葵圖卷》是為

好友袁褧所畫。根據他日後的題句： 

戊子之冬，白陽山人偶過尚之玉韻齋，出此示之。乃余舊為作並蒂花也。

一時醉中草草，何遂裝成精卷？蓋有履約，昆季珠玉在後耳，余何足致耶？

尚之復欲余書，因書。 

袁褧家中所出現的「並蒂葵」，是陳淳受託所畫的原委。卷末二十餘家，長達25

年的題詩，說明袁褧對這件作品的喜好。陳淳將袁家花園生長的靈異祥瑞，畫得

相當傑出，題詩者更將這幅畫與袁氏家族的興旺，袁氏兄弟的傑出，並列一處作

為詩題的內容。這幅畫作除引首有徐霖「合歡葵，徐霖」的題字外，拖尾計有王

守、文徵明、王寵、王穀祥、文伯仁、徐霖等人的題跋。說明袁褧將這件畫作當

作其社交網絡中，一件相當適用的工具使用，獲得當時吳地文人圈的交互題詠，

也鎔鑄以他為中心的社交網絡。 

    不過陳淳的其他葵花畫作，卻很少發揮這幅《合歡葵圖卷》般的功能，像《葵

石圖
44
》（圖21，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便以植放在太湖石前的葵花為主角，強眼的

吸引住觀者的目光。在沒有其他石塊及喬木的幫助下，這株葵花撐開宛如手掌的

葉子，佔有大部分的畫面。陳淳在畫中題詩如下： 

碧葉垂清露，金英側曉風。 

沒有太多的意涵，只是單純的對花吟詠罷了。同樣的情形也見諸《花卉扇面45》（圖

2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中，雖然畫中墨色秋葵與背後的設色花卉，在強烈對比

下更為突顯，但是畫中所題詩句： 

素豔倚秋風，向人渾欲語；春花莫相笑，丹心自能許。 

                                                 
44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95。 
45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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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仍然是傳統文化中，對葵花的基本概念，並沒有太多想對扇面觀眾訴說的意圖。

縱使在現存的題畫詩中也是如此，像＜畫蜀葵46＞、＜畫秋葵47＞、＜畫黃葵48＞都

是一樣。我們從目前所出現的資料中，研判陳淳所畫的葵花圖，無論是那一種形

式，或是哪一種造型，對他來說都只是用來表現花卉特殊美的一種而已，深藏在

其中的微言大義，卻並不是他所想向觀眾傳達的。因此陳淳的葵花畫作，只能說

是他用自己語法傳達舊有題材中的表現。他將葵花的勃勃生氣傳達出來，更深的

個人感情大概只能藉由其他方式表示，而不會藉這些花卉畫作讓觀眾知曉。 

五、杏花： 

    陳淳所畫的《杏花春燕圖49》（圖23，首都博物館藏）是一件比較不那麼典型

的陳淳畫作。畫中的紅杏樹可能是使用礦物性顏料，所以顏色掉落得相當嚴重。

杏花的葉片也略少，所以相對於陳淳所畫的其他花卉畫作，這幅畫作顯得相當空

疏。但也就是如此，陳淳便以枝幹的強烈銳角，將紅杏樹切割出一面可以出演的

舞台，讓他所要呈現的主題能夠盡情表現出來。畫紅杏是當時吳地畫家，經常用

以祝人科考順利所作的圖繪，像沈周便留下不少這類畫作，我們以其所畫的《紅

杏圖50》（圖24，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便是最好的例證。畫上畫上一株盛開的紅杏，

沈周並題寫詩句： 

與耳近居親亦近，今年喜爾掇科名；杏花舊是完庵種，又見春風屬後生。 

從其內容來看，這幅圖畫是為沈周在題識中所說的「布甥」而畫。這名簡靜好學

的年輕人，是其好友劉鈺的曾孫，不斷在科場奪魁，最後竟也進士及第，所以畫

這件畫作向他恭賀。類似的創作，陳淳後來也畫了不少。在現有的圖畫中，陳淳

便有幾首描繪杏花的題詩。像＜鄭希大子伯魯積學□解寫杏花期之＞： 

杏花春事早，三月見花開，有客看花去，高枝定折來
51。 

雖然我們已經無法得見這件畫作，但是從詩題及內容來看，應該是為祝福鄭伯魯

高中科甲而畫。同樣的詩句像＜畫杏花＞： 

曲江斜日裡，千樹繞江邊；已識題名處，繁紅拂馬鞭52。 

                                                 
46 陳淳，＜畫蜀葵＞，五言絕，頁 21。 
47 陳淳，＜畫秋葵＞，五言絕，頁 24。 
48 陳淳，＜畫黃葵＞，七言絕，頁 12。 
49 圖版請參見《陳淳精品畫集》，圖18。 
50 圖版請參見沈周，《沈周書畫集》，卷上，圖 85。 
51 陳淳，＜鄭希大子伯魯積學□解寫杏花期之＞，五言絕，頁 2-3。 
52 陳淳，＜畫杏花＞，五言絕，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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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也是相同狀況下的畫作。只不過這些畫作除了杏花外，沒有加入其他母題。

陳淳的這件《杏花春燕圖》的主角卻是畫中的燕子。陳淳所畫的燕子造形相當簡

單，不但依循過去的傳統，技法上也刻意省略細節，他主要的目的似乎只是要抓

住燕子流線型的外型，以表現其凌空飛翔，以及與樹上另一隻燕子對應的關係。 

陳淳所畫的花卉畫，數量巨大。雖然部分作品提供他創作時的一些想法，及

可能的使用脈絡，但是絕大部分的作品都缺乏相關的資料。單是依靠這些有限的

訊息，想回復陳淳繪作這些花卉畫作的社會脈絡，確實有其難以成功的困難。如

果根據現有的資料來判斷，則這些畫作與畫目，基本上都傳達給我們明確的訊息，

陳淳的這些畫作縱使曾經運用在人際網絡中，其次數可能也沒有那麼頻繁，所以

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些畫作可能很少被運用在友朋間，大部分都被販售於市場

上，成為吳地愛好人士的收藏。張寰為其所寫的墓誌銘，提及：「片褚尺縑，人爭

購之，求請者日趨姚江，帆楫相望也53。」雖是為過世的陳淳所寫的溢美之詞，但

是應該也是有著相當的事實為根據吧。 

伍、結論 

    陳淳的花卉畫是明代畫壇上，傑出的成就。但是他與文徵明的關係以及與吳

派其他畫家的關係，自明代以來便是畫史上最關心的問題。我們從現存的一些資

料中也已經明白，文徵明與陳淳的關係並不如王世貞所說的那般惡劣，晚年的時

候仍時相往來。只是彼此間的關係，應該是因陳淳個人的退縮，以及所選擇的生

活方式，而不像以往般密切。我們或許可以從文徵明之子文嘉的一段記載中，看

出這種奇妙關係的變化。1561年文嘉回憶二十餘年前與陳淳的一次會晤經過： 

陳復父出入先君子門，因與余為兄弟交，有年矣。余極愛其筆，狎習甚，

反不能得之。一日，從許元復（初）、彭孔加（年）、伯兄壽承（伯仁）、過

其陳湖草堂，迫暮留宿，明日再游浩歌亭上。客有饋佳酒者，發而飲之，

各致醉，復甫仟仟動狂興，余搜得案上紙，徵復甫畫。復父欣然曰：諸君

能再為一日留，則作此，余從臾三兄許諾，點掣飛洒，欲奪造化，迄明日

乃完。完時擲筆謂余曰：好否？余曰：若曰不好，則曲筆，言好又墮時套，

余不言。眾共一笑，少許作別。嘉靖辛酉4月6日，文嘉識
54。 

文嘉的這段記載，說明陳淳晚年選擇與過去友人遠離，獨自在城外生活。若是要

到城中賣畫或是辦事，也是快去快回，絕少與同好相接。離群索居的生活經過多

                                                 
53 張寰，＜白陽先生幕誌銘＞，收於《陳白陽集》，附錄誌銘，頁 2。 
54 徵引自單國霖，＜墨中飛將軍，花卉豪一世：陳淳花鳥藝術性格論＞，《陳淳精品畫集》，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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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當能夠見到文嘉、彭年、許初及文伯仁等人來訪，縱使是後生晚輩，但

也是難得的機會，所以竟也會以願意多留一宿，便為其圖繪的誘惑，來求得內心

需要友誼慰藉的安慰。從這些記載中，也可以看見陳淳顯然不太常將這些花卉畫

作，畫與文徵明與吳派其他畫家們。縱使今日我們得見文徵明在陳淳畫上的題詩，

可以確認者都是受擁有畫作者的要求而題，被動的與陳淳畫作相連。這些現象似

乎說明，陳淳自北京回來後，家道中落，被迫選擇以畫藝維生，過去的文化訓練，

轉而為生活所資，這樣的生活轉變，顯然是讓他選擇離群索居的最重要關鍵。 

    陳淳現存的畫作，並沒有告訴我們更多其內心的思想，僅有的幾段題詩中，

除了偶而透露其受益於沈周等畫家的畫藝傳統之外，便只有簡單說明「有人」、「友

人」、「主人」等含糊的稱謂，或是不見經傳的人氏。想借助這些資訊，建立陳淳

的社交網絡，其難以成功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只是這樣的結果，似乎也說明陳淳

的畫作，絕大部分是為顧客所畫。為了應付生活及顧客的需求，他的畫作沒有了

更深的內涵，只是不斷的重複，數量也比同時的畫友為多。甚至我們也可以看見

他越來越快速的創作特質，雖然這樣的創作特質為其增益其所未見的藝術生命，

但是其為謀生而作畫的挫敗感，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陳淳所留給我們的畫作，

雖然並沒有說出比文獻提供更多的訊息，但是這些沉默的圖繪，其實告訴我們他

是一名職業畫家的事實。值得深思的是，文派畫家日後變賣畫作者所在多有，陳

淳賣畫之現象是否被誇張對待？事實上，時代的變異迫使文人畫家必須面對賣畫

的挑戰，有些文派畫家或許可以坦然面對，但是陳淳顯然不是這樣的人。從現有

的資料來看，陳淳顯然在選擇職業畫家之後，便走向他個人頹廢放逐的人生，而

讓我們興味的是，這樣的結果也成就我們今日所看見的，最足以代表明代花鳥畫

藝的高峰的陳淳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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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1，陳淳，《湖石花卉扇面》，1514，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圖2，文徵明，《洛浦仙影冊頁》，1541，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圖3，陳淳，《合歡葵》，1528，北京故宮博物

院藏 

圖4，沈周，《臥遊圖冊》中＜蜀葵＞，北京故

宮博物院藏 

 

 

圖5，沈周，《墨菜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沈周，《牡丹圖》，1506，南京博物館藏 



陳淳的花鳥畫 

 422

  

圖7，陳淳，《花觚牡丹圖軸》，1543，廣州市

美術館藏 

《花觚牡丹圖軸》，細部。 

  

圖8，陳淳，《春花圖卷》，1540，首都博物館

藏一 

圖8，陳淳，《春花圖卷》，1540，首都博物館藏

二 

  

圖9，陳淳，《花卉詩翰圖卷》，1544，無錫市

博物館藏一 

圖9，陳淳，《花卉詩翰圖卷》，1544，無錫市博

物館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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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陳淳，《花卉圖》，遼寧省博物館藏 《花卉圖》細部 

 
 

圖11，陳淳，《設色花卉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圖12，陳淳，《湖石牡丹圖》，廣東省博物館藏

圖13，陳淳，《洛陽春色書畫卷》，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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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陳淳，《牡丹圖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陳淳，《梅花水仙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16，沈周，《水墨花果圖卷》，上海博物館藏 圖17，陳淳，《竹石菊花圖》，上海博物館藏 

  

圖18，文徵明，《蘭竹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陳淳，《松石萱花圖》，南京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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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鍾學，《壽萱圖》，1470，廣東省博物館

藏 

圖21，陳淳，《葵石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2，陳淳，《花卉扇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陳淳，《杏花春燕圖》，首都博物館藏 圖24，沈周，《紅杏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